
从最初的黑疙瘩手摇式电话，到后来的程控座机电话，到砖头块似

的模拟手机，到数字传呼机、中文传呼机，到黑白屏幕的手机、小灵通、彩

屏手机、智能手机，改革开放 40年、汝州撤县建市 30年来，发生在我身

边的通信工具的变化，让我真切感受到通讯越来越便捷，也为汝州翻天

覆地的变化而自豪。

1988年 8月，汝州撤县建市时，我刚上初中。记得最深的是，学校有

一台黑色的手摇式座机电话，就放在物理实验室里，谁要想打个电话，必

须经过学校领导的同意。因为我是物理课代表，可以常常看到这个神秘

的“高科技武器”。老师们有时候来打电话，就会左手拿起黑色的话筒，右

手抓住电话机一侧的黑色摇把，“嗯嗯嗯嗯”转几圈，然后听见老师对着

话筒说给我接什么什么地方，等对方接通了，才可以通电话。那时候我常想，这么一

个黑疙瘩家伙，就可以跟别人通话，真是太神奇了。

一直不明白它到底是如何连接上对方的。家乡的妙水寺有一个分机管理室，当

看到一个话务员拿起电话机，说了几句话后，把一个插头插进有着密密麻麻插孔的

接线板上时，我才明白原来要想和对方说话，必须经过话务员把电话线插到和对方

连通的插孔里，对方的电话才会响起来，继而实现通话。

有关资料显示，1988年末，我市城区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 1000门，实装电话 515

部；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为 1860门，实装电话 638部，通电话的行政村只有 83个。

等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文联看到一位编辑老师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红色的电话

机，感觉很是新鲜。后来同学告诉我，这个电话不用再靠总机转了，可以直接打给对

方，装一部电话好几千呢。

后来参加工作进城，一位本家叔叔在市公安局上班。有一次去他的办公室，看到

他拿着一个砖头那么大的手机跟别人通话，觉得更神奇了，没有线就可以打电话，太

不可思议了。这就是当时最流行最方便的移动模拟手机。这是我市于 1993年末开通

的第一代移动通信电话———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

1999年，已经做了记者的我，花了 270元，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个数

字传呼机———BP机，还印了名片，把自己的传呼机号印上去，方便和读者及基层的

通讯员联系。一年之后，数字传呼机又换成了中文传呼机。数字传呼机，只能看到呼

叫方的座机电话号码，而中文传呼机还可以看到对方的留言，越来越方便。那时候去

一些会场采访，耳边会不时响起蛐蛐叫声一样的传呼机声音。

我市于 1993年开通人工无线寻呼业务，年底发展用户 346户。1996年 3月 1

日，无线寻呼实现“127”自动传呼。至 1998年 3月全市有无线寻呼用户 10868户。

2001年，看到身边的同事都渐渐有了黑白屏幕的手机，我也通过朋友买了一个

二手的摩托罗拉中文手机。那时候的手机又大又笨重，装在口袋里不方便，所以很流

行把手机装在皮套里，再挂在腰间的皮带上，成为身份的一种象征。尽管这样，因为

手机的发送和接受短信功能，仅有接收短信功能的传呼机就迅速被淘汰了。

当时的手机因为资费标准太高，一般的工薪阶层即便辛辛苦苦买了一部手机，

也不舍得放开打电话。所以当时出了一款中兴公司生产的小灵通，它的机型类似手

机，却用的是类似座机电话的号码，更重要的是，它的资费标准是按照座机电话收取

的，因此在我市流行了两三年的时间。记得小灵通在 2001年夏季刚刚进入我市时，

我还为此专门做了一次市场随机调查采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手机的普及，小灵通

因为覆盖信号仅限于城区附近被逐渐淘汰。

而手机升级换代的步伐随着消费群体的迅速扩大也在日益提速。从黑白屏幕到

彩屏手机再到智能手机，也就 10年左右的时间。这 10年间，感觉自己的手机一两年

之后就该换新手机了。手机的配置越来越高，功能越来越完善，常常换手机也势在必

行。如今，随着支付宝、微信付款等功能的不断完善，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吃喝拉撒、阅

尽天下事、玩转整个世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件随身“利器”。

“早晨扒开眵目糊眼，先看手机，走到哪儿一有空就翻手机，晚上睡觉了也让手

机陪着。有时候忘了拿手机，就感觉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感觉自己从人间失联了

一样。”这是手机一族的真实写照，也印证了手机的快捷与便利。几乎人手一部手机，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跨越式发展与提高。 郭营战

年 月 日

星期三
编辑：郭慧利

改革开放 40年 汝州撤县建市 30年特别报道之生活篇

改革红利充分释放 群众生活日新月异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被列在开

门七件事首位，可见其重要性。我市撤

县建市 30年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发生了沧桑巨变，家庭燃料不断升级

变化，从散煤、煤球到灌装煤气，再到

管道天然气，这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见证着普通老百姓生火做饭

的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变的历史进程，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散煤篇

小时候，家家户户烧的都是用散

煤加入一定比例的黄土，通过充分搅

拌而制成的煤堆或煤块，大都堆放在

厨房的一角，供平时做饭或冬天烤火

用。所以在当时，家家户户的厨房都是

黑乎乎、脏兮兮的。因为是生活必需

品，消耗量大，同时，如果掺入的黄土

比例不当，就很难使用，所以，轧煤既

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

轧煤的工作，要选在艳阳高照的

下午，好的天气有助于煤堆或煤饼的

快速凝结，有利于储存和使用。每到星

期天，邻居们就开始为轧煤而忙碌，而

买煤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星期天在

家休息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上。那时

候，买煤要到指定的煤场，有专门人员

用带车子（架子车）为居民送煤。要想

买到好烧一点的煤，就得早早到煤场

排队、开票、交钱，还要帮送煤员装车、

推车、卸车。煤买回来后，还要把煤块

筛出来，留着过年过节用，把煤面子掺

上适当的黄土，就可以轧煤了。

轧煤时，要将筛净的煤扒成一个

外圆内空的圆圈，然后将一定比例的

黄土放进去，注上水后要泡上一阵子

才能开始轧煤。用老人们的话说，要把

煤洇透，才能把煤活均匀，这样轧出的

煤才好烧。这只是轧煤的前奏。

轧煤的高潮开始了。几个半大小

子用铁锨把外面的煤依次逐渐向黄土

上翻，直到把黄土完全覆盖，然后从底

部再把煤堆翻过来，你一锨我一锨地

把煤活均匀。有的小子嫌用铁锨翻煤

太慢，干脆光着脚丫子跳进煤堆，用脚

踩起来。直到把煤堆完全翻均匀后，要

晾上一阵子，然后一锨一锨再把轧好

的煤运到厨房的角落里才算完事。

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门前和

街道两旁都是黑乎乎的轧煤印痕，一

般的人家，每次都要轧几百斤的煤堆，

好烧上一段时间。

真正体验轧煤艰辛的，是在滴水

成冰的寒冬季节，特别是年前的那几

天，家家户户都要轧好一堆煤，供过年

使用。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我家

的煤用完了，急需要找人轧煤。因是年

关，同学、朋友们都有干不完的活，没

办法，我只好一个人冒着寒风轧起煤

来。冰天雪地里，手脚都被冻麻了，看

到小山一样的煤堆，想到是“一个人在

战斗”，真是哭的心都有。那次轧煤，几

百斤的煤堆，硬让我从上午轧到晚上。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心里还有

一丝隐隐的酸楚。现在，邻里间再也没

有了那闻了几十年的煤烟味道。一片

片整齐的新楼房，一间间洁净的居室

中，人们其乐融融地生活，再也不必为

过冬而奔忙劳碌。轧煤———这一特定

时代带给人们温暖的特定“故事”，也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们的生活

也在改变，而且越变越好。

煤球篇

在上世纪 80年代兴起的蜂窝煤，

是当时比较先进、比较卫生、比较环保

的燃烧材料。

汝州的老百姓称蜂窝煤为煤球。

以蜂窝煤为家用燃料的最大优点是发

火均匀，操作简便，占地方小。每次用

完，将煤球炉的进风口关闭，炉子上端

压上一块中心有一小孔的生铁板后，

就可以封炉过夜，第二天早晨起床后

打开煤炉进风口，不大一会儿，火势就

汹汹往外涌，这时便可做早饭了。烧蜂

窝煤可节省生火时间，减少环境的污

染，所以，条件稍好的人们就拆掉厨房

的煤火，用起煤球炉子来。

当时街上的煤球店有蜂窝煤供

应，每百斤煤球票可买 80只。煤球破

碎后就不能烧了，因此装运煤饼也是

件麻烦的事。

记得一位邻居是一位小有名气的

文人，地级报纸曾刊登过他的“豆腐块”。

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有才能的文人也

不能不放下手中的纸和笔，将他的才智

转向为了生活如何节约每一分钱上。自

从烧起煤球后，他发现在煤球炉上炒菜

时，有时会遇上炉子内一只煤球将燃尽，

加上新煤球后须等多时火才能旺起，为

此，他曾用钢锯条将煤饼拦腰锯开，一只

煤球变成两只薄煤球，用于炉火不旺救

急时效果很好。但由于这种做法很“抠

门”，也很不实用，锯不好会将煤球锯碎，

得不偿失，所以即使在那个生活困难的

年代，他的这一“节省法”，也没有在邻居

间普及起来。

随后不久，这位文人琢磨起节省煤

球加工费的方法来，便有了自制煤球模

具自制煤球的想法，凭着他过人的思维

方式，他成功地将一段废弃的粗钢管锯

成大约 10公分的小段，然后经过焊接、

打磨，制成了当时鲜见的煤球机。用这个

煤球机可方便地自制出一只直径为 10

公分，高为 8公分，中间有 12个孔的煤

球。不过，刚成型时的煤球还是湿的，须

经太阳晒干后方能收藏。

虽然他自己制作出了煤球机，但手

不能缚鸡的单薄身体，远不能让他将散

煤变成蜂窝煤，他就用以技术换体力的

方法来换取煤球。比如别人要借他的煤

球机，他就提出要别人为他打多少个煤

球。这样的方法，竟使他维持了很长一段

时间，惹得邻居们很是羡慕。

如今，城市里的居民早已告别了

烧煤球的时代，用上了更加方便、卫

生、环保、快捷的清洁能源———天然

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如芝麻开

花———节节高，但那并不太遥远的记

忆，仍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回顾。

燃气篇

“煤气快没啦，赶紧来看看。”每到

做饭时间，只要听到家属楼内谁家主妇

在厨房一声大吼，这家的男主人甭管在

干什么，都要赶紧放下手头正在捣鼓的

东西，走进厨房，弯腰把煤气罐从角落里

拽出来，前后左右一通摇晃，灶台上的黄

色火苗也会跟着忽大忽小。

“还够做完这顿饭吗？”男主人会

边摇边问。

“不好说，我赶紧吧。”女主人明显

加快手上的动作，一边操作一边埋怨：

“让你早点换你不去换，看这一顿饭做不

熟咋办。”这一顿饭虽不尽人意，但这丝

毫不会影响孩子们的好心情，因为女主

人很快就会下达指令：和你爸一块换煤

气吧。对于童年的男孩子们来说，这无疑

是一场令人兴奋的重大活动。

记得那时我家住在五楼，每到换

煤气罐的时候，对门的男主人都会一

只手拎着空罐子，大气不喘地下到楼

底下，然后拿出一个特制的钩子，一端

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另一端钩住煤

气罐，迫不及待地跳上大梁，向换气站

出发。为了保持平衡，骑车的时候，他

的自行车会略有倾斜，儿子坐在大梁

上，得紧抓着车把，自己找平衡。虽然

姿势别扭，但这爷俩仍一脸兴奋地朝

煤气站开去。

记忆中的煤气站是在城北的一个

大院子，正对门口的是一排小屋子，屋

子对面是个齐腰高的水泥台，水泥台

后面整齐地摆放着数不清的煤气罐，

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上面忙碌

着。这位男主人拎着煤气罐进了站，让

儿子在外面守着自行车。很快，煤气罐

换好了，他把罐拎到站外，把小小的煤

气本放在紧贴胸口的口袋里，系好扣

子，再把煤气罐挂在车后架的铁钩上，

扶稳车把，脚用力踹一下支架，高高兴

兴地推起车朝家走去……

当时，这种既清洁又便捷的煤气

罐获得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到后来

甚至一瓶难求，并且到了限制使用的

地步，想申请一个液化石油气的换气

本，必须要有关部门批准。谁家要有个

煤气罐，那是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

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罐装煤气的缺点显露无遗。而价

格便宜、压力平稳、使用方便，干净卫

生的煤气管道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2014年，鉴于我市煤气气源紧张，

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需

求，决定引西气东输天然气入汝，并将

城市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权对外转

让。当年 10月，经过公开招标，洛阳新

奥华油燃气有限公司成功中标，获得

我市城市管道天然气 2016-2046年共

计 30年特许经营权。

2015年 12月，汝州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2016年 2月，西起汝阳

大安，东至汝州朱洼村的 32公里天然

气高压长输管线竣工并投运，成功将

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天然气引入汝州，

结束了我市没有天然气的历史。2016

年 5月，我市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

成城区 3.5万户天然气置换工作，彻底

解决了困扰我市多年的气荒问题，使

广大居民用上了清洁、方便、实惠的天

然气。

轧煤、打煤球、换煤气罐，这是许

多人童年的一段回忆，就像一个符号，

给很多人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如

今，管道天然气已经使我们的日子像

熊熊燃烧的火苗一样越烧越旺，但那

些与烧火做饭有关的日子，却始终令

人难忘。 李晓伟

燃情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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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卖煤球的赵老九将煤球送往有订购的市民家中。 （资料图）

汝州新奥燃气户内维修工李延兴为居民上门维修。 梁杨子 摄

2018年，天然气进入庙下镇普通百姓家。 任恬璐 摄

智能手机（网络图片）

手摇式座机（网络图片）

改革开放 40年，我市撤县建市 30年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飞跃。水电煤气的变化见证了人们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变迁，通信工具的更新换代，为我们带来了更加

缤纷靓丽的新生活。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百万汝州人民正昂首阔步奔向美好的未来。


